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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杰
近段时间，裘村镇的银山岗

声名鹊起，她与白岩山、菩提岭等

一起成了网红景区。除了文物普

查队发现了明朝时开采过的矿洞

遗址——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

“龙潭”。特别是建起了风力发电

站——几十座风车在山顶蜿蜒成

巨龙，蔚为壮观；下面还有配套的

彩色风车公路，引人入胜……这

不禁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从小

砍柴拗笋，五十年间多次登上峰

顶。为此,决定利用清明前后、蛇

虫百脚还未醒来之时再爬一趟

山。

银山岗，古代叫赤堇山，这座

海拔 549米的山峰，虽说不算高，

但由于在象山港畔拔地而起，所

以看上去也蛮雄伟壮观的。据

说，我们古鄞的县名便与她有关

（因为山上产一种赤堇的草，现山

北鄞州区还有赤堇地名）。东汉

《越绝书》上说：“赤堇之山，破而

出锡”，认为山上有银矿，为此在

十九世纪初还上演过山下村民驱

赶外国采矿者的壮烈一幕……这

应该就是银山岗山名的由来。

第一次爬银山岗，是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中，我读小学三年

级。在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

六下午，我与同学相约上山采

笋。一来，常听老人说起山上有

银子宝库，令自己好奇；二者，镇

上孩子都以登上裘村第一高峰顶

峰为荣。记得当时山上林木繁茂、

郁郁葱葱，百年老树比比皆是。我

们是从镇后“冷坑”——银山岗的西

北角上去的。两人一前一后、忽左

忽右，一边爬山、一边采笋，互相招

呼不要拉下，同时报告“战绩”。快

到峰顶时，发现了好几丛名叫“金竹

胖”的笋。山上的风很大，四脚蛇

（蜥蜴）还有返青的柴草，好像在迎

风起舞。从山顶上望去，往北看，远

处隐隐约约便是宁波城。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

后在县城教书，有一年回家过年时

忽然想起要登山。也许是气候的缘

故，第二次爬山的感觉如同那一日

的天空：灰蒙蒙的。一路上只见枯

黑的树桩和裸露的荒地——山上经

历了一次很严重的山火，历几天几

夜而不熄：“我已认不得老家山上的

树/只认得树下长满苔藓的岩石/岩
石下的小溪/叮叮咚咚/绕过一个个

树桩”（见拙作《老家山上的树》）。

而此时天上又下起雪来。山上的雪

落地不化，随风飘扬，有一朵甚至飘

到了眉毛上，润湿了我的眼眶……

此后几十年，我没有再登过

山。客观上父母已随我去城里，平

时很少回去，同时也怕再见到那种

景象。可对山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特别是在了解到银山岗是赤堇山

后，便很想实地去“查验”一下历

史。

清明节的最后一天，我起一大

早，坐一个小时的中巴车来到山下

的裘村镇，怪石嶙峋、高耸入云的银

山岗便映入眼帘，更引人瞩目的是

新耸立山顶的风车。下车后，我特

意到镇中住了十几年的老屋转了一

下，而后沿着芦溪路向东，经过老祠

堂、卢家桥头、东荣庙——这些地方

都是我年少时打柴采笋的必经之

地，而今都一一作了标识，作为古镇

游的景物点。最后在卢家岭下、养

我长大的外婆坟前磕了几个头后就

开始爬山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已是汗爬雨

淋的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终于来

到了银峰下的小蟠龙茶场。面积数

百亩的小蟠龙茶与一旁的白菩提岭

白岩山茶，同属高山云雾茶，为浙江

省名茶。茶园尽头，通向顶峰的路

消失了，满山皆是一人多高的白栎

（俗名柴子树）。人在树丛里行走，

说是走其实是“钻”，那些肆无忌惮

的荆棘，把人的手和脸抓得血殷殷

的……由此也真正体会了鲁迅先生

“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句名言之含

义。这是不是前些年飞播造林的成

果？可很快就被自己否定——由于

经济发展，人们用上了液化气，不用

再砍柴，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白栎，便

步步为营，占领了整个山岗……

最后终于爬上了峰顶。用心搜

索，已找不到赤堇草（找到了也未必

认识），却摸到了位于东南角的采矿

遗址。那是一条长百米、宽约 30米
的碎石流，虽历百年却依然寸草不

生。解放后这里也曾开采过，人们

传说的银子，其实是一种铅和锌的

合金，由于品位低、还未成熟而停

止。在山顶近距离观察那一长溜风

车，更显其庞大与壮观；与她配套的

柏油马路，两旁栽种红黄花草，则如

一条彩带将银山岗、白岩山及近年

整修过的菩提岭连成一片。可这些

风车也给银山岗带来些许成长中的

烦恼：“银山风雷动，赤堇鸟雀静。

龙虎皆无眠，风车新压顶”（见拙作

《银山岗》。银山岗又称“虎山”，它

向西南延伸部分名“小蟠龙”）……

时间已是下午三时，还要乘中

巴车赶回城，得下山了。想到由于

年岁关系，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

登山，就恋恋不舍，又抬头远望，

恨不得把景物全都印到脑海里。山

北鄞州区雁村、上周村一带，原来

遍地的砖石屋、泥墙屋，已被崭新

的水泥楼房代替；北面不远处那高

楼鳞次栉比、道路宽阔、绿树成荫

处，可是宁波新城？南边的象山港

畔，则大桥横跨，码头与工业区呈现

一片繁忙的景象。而山下的裘村

镇，农居面貌也是焕然一新……五

十年岁月悄悄流逝，自己已是一脸

沧桑。可绿树不老，若干年后就会

像我儿时那样繁茂、茁壮；青山不

老，那尚未成熟的矿藏还要生长几

百万年；小镇不老，她正以建设国家

级旅游小镇为突破点，日新月异向

前发展。

啊！强劲的东风，把我的思绪

吹得又高又远……

你好，银山岗

沐小风
清人孙达诗云：“剡水蜿蜒卅

里长，晦溪自北会公塘。”公塘，即

公棠的旧称。书圣王羲之的好

友、东晋名士孙绰在公塘种植了

很多甘棠树，公塘便有了公棠这

一雅称。孙绰博学多识，是当时

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玄言诗

人，王羲之“曲水流觞”兰亭盛会，

40多位高手临流赋诗，孙绰被推

选为《兰亭集诗》作跋，可见其非

凡实力。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

水十余年”，意思是他在绍兴一住

十多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

山赏水访友，自得其乐，过着闲云

野鹤般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不

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掷地金声

的《游天台山赋》，赋的开头“天台

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

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

天台。”他到过四明山，往公塘移

植甘棠估计就是那时候的事。

话说剡溪从源头一路奔流到

公棠时，正好拐到第九弯，是谓

“九曲”。正逢奉化江的主源流

——西晦溪从亭下湖纵泻而下，

二水相汇，溪面骤阔，滔滔直朝古

镇溪口而去。据史书记载，自宋

朝至明代，九曲之水深可通舟，公

棠又位居四明山咽喉要塞，加之自

然景观迷人，可以想见公棠村时年

车声辚辚、人马喧嚣，风头一时无

两。1069 年，宋朝政府在此设立

“公塘巡检司”，建兵寨一座，屯军

90名，专事缉拿盗贼及私贩茶盐矾

者辈。这个县衙派驻的重要军事、

行政综合执法机构，一直延续到明

朝中叶才被撤销，裁员转去扩充了

倭寇侵扰严重的奉化海防第一线鲒

埼巡检司。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清前

期，公棠繁华落尽，成了昨日黄花。

当年既是南来北往商旅繁忙，

必有香火鼎盛的庙宇祠堂。乡主庙

就是这样一座庙宇，气势恢宏的鎏

金屋檐，高翻卷翘的五牙山墙，古朴

厚实的木门雕栏，不知道羁绊了多

少贾客的脚步和目光。据传当年金

兀术大举南侵，村中一位冯姓乡主

组织地方义军奋起抗金，不幸牺牲，

乡民遂建乡主庙以示纪念。小康王

即位后，为表其忠勇，赐封“剡源显

济庙”。后成为过往行旅香客歇脚

聚集之处，每年几度庙会，热闹异

常。据村中老人说，蒋介石也曾多

次来此庙敬神，1948年赴台前夕，

还亲率一众子孙入庙跪拜，态度极

是虔诚。出得庙门，蒋一时兴起，竟

举枪将树上一只麻雀击落，随即他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改返程路线，

匆匆往亭下方向而去——可能他是

想让自己“停下”吧？只可惜命运给

出了与他的心念截然相反的答案，

他可能也未曾料到。或许在很久以

后，他依然还会回想起那一日的剡

溪边，遥远的天际，暮色已苍茫。

剡溪九曲景观大道在公棠村

北，沿着洁净宽阔的水泥路向前，举

目山峰连绵，身旁雷竹连片，路边堆

放着小山样的砻糠，空气中有着葳

蕤的植物气息，一红一蓝两只蜻蜓

跟了我们一路。抵达“白鹤山庄”农

家乐门口时，我们下车开始沿溪步

行。石砌栏杆外侧，就是不停奔流

的剡溪水。溪面是那么宽阔，将那

时天空中密布的彤云统统纳入了怀

中，那一溪的云随水跃下堤坝，激起

一排洁白的浪花，流经几个卵石滩，

越过几片芦苇丛，到了稍微平坦处，

流速减缓，水面又成了镜子模样，云

儿面貌恢复如初，清晰地在上面荡

漾。随同的村干部指着一片水域

说，张学良囚于雪窦寺时，夏季很喜

欢来此处游泳，当地百姓都知道，那

一处是张学良“掼球”（游泳的土称）

的地方，大家都会有意避开以示敬

畏。再前面一点，就是晦溪、剡溪二

流合汇处，那儿曾经是个弯月形水

洲，现在为了下游的百姓安全，趁着

“五水共治”之机，将其拓宽打直成

了今天这般平顺的模样。的确，目

测此处溪面又比前一段宽阔了好几

十米，水流的速度慢了，气势却更足

了。

伫足北眺，一座座赭石顶的欧

式别墅如漂亮的积木散落于草坪林

荫间，外围一道时有时无的石驳长

堤弯弯绕绕，哦，原来那是著名的银

凤山庄度假村，它竟然与公棠只有

一溪之隔。眼前正好有个小伙趴在

栏杆边钓鱼，上钩的小鱼儿一条接

着一条。溪流中央，一只白鹭张着

巨大的翅膀盘旋不止，仿佛在跳一

支韵律灵动的舞蹈，一忽儿又停止

低飞，在一个小沙丘上缩起一条腿

站定了，优雅的身姿像个美丽的符

号。水声明明铺天盖地，我却在恍

惚间觉得天地静默，一颗心魂穿越

去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剡溪山重水复，跌宕起伏，从一

开始的激情涌动，到后来跌跌撞撞，

到如今开阔通透，从容不迫胜利向

前，就像一个蕴藉了太多情感的老

人，他最终绽开的温熙笑容里，包含

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历练之后的安静

与释然。今天的公棠，宁静淡泊，靠

的正是剡溪九曲对它的养护。

剡水滔滔养甘棠
王杨波
在乡下不能没有院子，失去了

院子的乡村好比缺失灵魂。那个承

载着我太多的回忆与青春的外婆的

院落，时隔十年有余，心里想起来还

是暖意融融，仿佛一道阳光洒遍心

窝。

还记得庭院的大门，是陈旧剥

蚀了铁锈的双环扣门，轻轻一推

开，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蔓溢在空

中，花的清香，草的芬芳，泥土的

咸涩混在一起，酿成了一种独特的

气息扑入鼻尖。这就是庭院的风

格。庭院的大小角落花样百异，安

然各居，有扎根泥块的，有稳卧盆

凹的，高低错落，俯仰坐姿。生活

在乡村的地方，似乎从出生那刻

起，就已经被庭院牵连了起来，整

天要与花草、牛羊相依为命。或许

是命运的驯化，没有亲人陪伴的村

民看到这些花谢花开更有家的味

道，更恋家，也就更荡漾出一份安

适的踏实。一阵风吹来，雪白，粉

润，灿黄的花瓣从树上散落，好像

美丽的诗洒向朴实的村人的心田。

此时，外婆总挂着笑，乐吟吟地拉

着我，静躺院落的藤椅上，讲一些

当年的事。关于她的，和关于我母

亲的很多年间的每一个金秋，外婆

院落里的柿树总坠满“灯笼”，一

团团喜庆地照亮院落的灰白。远

看，似一片俏皮滑溜的笑脸。柿子

是当时农村人不可缺少的经济来

源，柿子的花、根、皮都是很好的

药材，更是家家户户的桌椅、面板

等农具的构成材料，在当时看来，

柿子树简直浑身是宝！

土墙，花草，柿树，藤蔓。那

时我的目光里只有呈现出这些，若

把这些东西拼图在一块，便是整合

的乡村油画，挂上我的心房。庭院

少不了这点滴的陪衬。就像我少不

了外婆的呵护，外婆少不了她的岁

月一样。庭院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落根，这是我所挂念的。我不知道

诗人、画家、音乐家诸如此类的灵

感从何而来，于是乎一直疑心陶渊

明没有享受过真正的乡间生活，不

然《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

为何没有描写庭院的诗句？缺失了

庭院的世外桃源，那是何等的遗

憾！

外婆家的庭院在一天天地更新

变异，变得跟世界相通，跟时代接

轨。土疙瘩被抹平的水泥替代，赫

然嵌上了一条中央人行道，瞬间坎

坷的院落分割出对称的两块，美丽

绚烂的花草盆景，齐刷刷地接受了

“艺术化”修剪，还有左边柿树，右边

藤蔓的诗意点缀亦刚亦柔，和谐相

映。于是乎，庭院中的生活也水涨

船高，好比一只万花筒，异彩纷呈。

但是童年的往事，已经成了一

张记忆的网。那种网捕捞着生活中

原始的快乐和酸辛，但是当时的辛

酸，在今天看来，却是甜美的。因为

从未消失过的院落见证了一切生活

的蝶变，那些回忆在不经意间已经

洒下快乐给需要快乐的人。人情

味、花草味固然很多，但，我在庭院

中收获的却是独一无二的“生活

味”。

岁月的航程在不断行驶，转眼

间，一切都日久弥新，不复原初。一

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外婆和她的

庭院渐渐跟不上我的步伐，看着我

远离。很久之后，忙碌之际，偶尔想

起回去的那一刻，依然是崭新的石

灰墙，陈旧如初却温存犹在。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奉化人，

依山傍水的家乡，“庭院”—直是我

的心弦。只要一踏入庭院，亲手捡

起庭院里的瓦片，久违的内心便会

重归踏实。那时，无言胜似有言！

我知道，土坯庭院终将脱胎换

骨成“钢筋”和“玻璃”的寓所。

我也知道，总会有一天，我再也

看不到有外婆影子的庭院。

我更知道，终有一天，我与庭院

的缘分也许只有徘徊和匆匆罢了。

庭院是美好，但时间赋予了告

别，也寓示了重逢，我们告别了岁月

的洗礼，倒不如化作思念，化作尘

沙。人必定告别娘胎，告别童年，告

别世界，物亦如此。随着时代的更

替，从前美好的东西都会成为烙印，

但我们都应该学会珍惜，学会珍藏

与适应。

时光不停的流转，从我们的身

旁跑过，从我们的头上飞去。匆匆

岁月中，我们会遗忘和忽略那些我

们自认为永不忘怀的事，只要家在，

庭院在，温暖和美好也将不褪色。

“庭”下脚步
让落叶归根

宁
波
湾
美
景

邬
宏
尉

摄

原野闪电

遥望夜空

闪闪的星星

似你晶莹的眼睛闪烁

俏皮

美丽

又可爱

想拥抱你

问你此时此刻正在想什么

张开双臂却又够不着

春季的夜晚还是有些凉意

想拥抱温暖

你眨眨眼睛

给黑夜带来些许光亮

带来期盼

也许太遥远

感受不到你发出的热

当你化作流星划过天空的那

一瞬间

留下了美丽的倩影

而我却无法感受到你澎湃的

脉搏

在无数个夜里祈祷

希望有一天你化作雨滴

洒向大地

滋润那些干枯的田地

闪闪的星星

闪烁的眼睛

想抱一抱你

张开双臂却又够不着

……

星 星


